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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望望相相助助是是乡乡村村最最可可贵贵的的品品质质
—对话“爱故乡”活动发起人邱建生

本报深度记者 陈玮 张红光

“找不到家乡的感

觉是种共识”

齐鲁晚报：您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关注乡村建设的？

邱建生：我记得是在1995
年，刚开始接触中国平民教育家
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的研究著
作，他对乡村改造的观念对我影
响很大。大学毕业回到故乡，我
发现与日新月异的城市相比，乡
村并没有太大发展，甚至找不到
原来乡村的面貌了，所以有了乡
村建设的想法。

齐鲁晚报：故乡的哪些东西
找不到了？

邱建生：比如原先村里唯一
的小学变成了筷子加工厂。小时
候村里还有二三十个人组成的
文艺队，在村里的戏台上表演样
板戏，还有8个人的乐队配乐，有
的还是父子兵。现在别说文艺队
了，连戏台都被拆了。

记忆最深的是家乡的一座
拱桥，被称为“阴桥”，建在风水
最好的地方，桥上是一个个小房
子的样子，村民经常在这里祭
祀，现在桥的位置变成了工厂。
还有体育场、晒谷场都成了宅基
地，乡村的公共空间正在一步一
步被挤占。

齐鲁晚报：你周围的人也有
同样的感受吗？

邱建生：有。尤其是下一代
的人感受最深，他们经历的可能
是乡村变化最大的时候。其实不
光是我们的村子，所有的乡村都
在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找不到家
乡的感觉是一种共识。但实际

上，大家是很怀念这种感觉的，
尤其是村里的一些老人。

齐鲁晚报：除了乡村空间被
挤压，环境有没有改变？

邱建生：我的家乡是上杭县
崇源村，以前小伙伴洗澡游泳的
河流变得很浅。上游有个村子前
几年建了一个电池厂，造成河流
污染，小鸡小鸭在里面游一会儿
就死了，那里的孩子大多数铅超
标。后来在各方面的努力下，终
于把那个工厂撵走了，但隐患还
是存在的。

“乡村建设让很多

人有共鸣”

齐鲁晚报：当时为什么想到
发起这个“爱故乡”活动？

邱建生：这个活动最早开始
时不叫“爱故乡”，而是叫“发现
故乡之美”，是在2012年12月底
启动的，初衷是为了让更多人记
录故乡的美景、生活和人物，留
住故乡记忆，从而唤起对故乡的
爱。也许会吸引更多的人回到故
乡，参与故乡的建设。

齐鲁晚报：“发现故乡之美”
的效果怎样？

邱建生：这个活动历时一
年，一共收到200多件作品，用文
学、摄影、书画、视频、音乐等方
式记录乡村美景和人物，引起的
反响很大。说实话，这是原来都
不敢想的，可见乡村建设还是让
很多人有共鸣的。

齐鲁晚报：有没有带来惊喜
的作品？

邱建生：在这200件作品中，
有个作品叫《王坪文化》，历时半
年多，是由甘肃康县长坝镇王坪
社走出去的几位在校大学生发

起、全村20多个人共同完成，是
一部展现王坪百科全书式的村
志，总计4万多字。当时就打动了
我，这么多人为乡村建设出力，
让我们感到有那么多志同道合
的人，而不是孤军奋战。

齐鲁晚报：活动的反响之大
连你也没想到？

邱建生：是啊。通过参加这
个活动，很多外出的人自发组织
了爱乡会，形成联盟，共同为乡
村建设出谋划策。

齐鲁晚报：作为“爱故乡”活
动的发起人，你有什么计划？

邱建生：现在很多省份都有
自己的爱乡会，我们想建立一个
平台，比如爱故乡论坛，让他们
在这里交流，彼此呼应，形成一
个团体。我还准备发起爱故乡春
晚、爱故乡年度人物评选在内的
各项活动，丰富爱故乡的内涵，
拓展爱故乡的社会影响。

“找到乡村文化就

找到了根”

齐鲁晚报：要改变这种现状，
只把乡村面貌重现就可以吗？

邱建生：不可以。乡村人的
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举个例子
说，现在邻里间串门，讲的都是
谁家的孩子怎么赚钱，怎么多要

钱，这在以往都是被乡村摒弃的
观念，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出
来讨论。

原先乡村流传下来的互助文
化，比如村子以前盖房子、农忙时
节插秧或收割，都是街坊邻里帮
忙一起干。现在，从“以工换工”变
成了直接的现金交易。而红白喜
事，人们干脆从市场上请“流动酒
家”来帮忙操办，不再需要邻居亲
戚来帮忙打理了，他们只需到时
揣着红包来吃个饭就好了。

齐鲁晚报：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是什么？

邱建生：这跟经济发展的方
式有关系。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
式，造成了工厂对于乡村的污
染，同时，也造成乡村空间越来
越多地让位于城市建设，以致乡
村自身被侵蚀。

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本文化
也在消解乡土文化对农村的影
响，乡村长期形成的“村规”、

“家规”失去了约束性。大量的
农民来到城市，造成乡村人口
向城市迁移，拿我的家乡来说，
相比于十年前，村子已经走了
一半的人了。人口迁移越多，乡
村与城市的差距就越大，乡村
文化就进一步没落。

齐鲁晚报：乡村建设最关键
的东西是什么？

邱建生：乡村文化，因为乡

村文化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最原
始、最本真的文化，找到乡村文
化，就找到了根。

齐鲁晚报：乡村文化根是什
么？

邱建生：农村的互助文化
和让人敬畏的传承文化。守望
相助是农村地区最可贵的品质
之一，这是农民在漫长年代里
逐渐形成的。让人敬畏的文化
传统会约束村民的行为，让村
民们保持纯朴、勤劳的本性。不
管村民走到哪里，都能记得住，
这不能流于形式，而是一种意
识。同时，乡村的特色，比如山
歌、特有的节日或者村志也不
能丢，这是乡村的生命力，没了
这些，乡村都是千篇一律，找不
到特有的记忆。

“恢复农民最本真

的状态”

齐鲁晚报：找回乡村文化的
根是不是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

邱建生：我认为是，要恢复
农民最本真的状态，让更多人回
到农村，也就是现在流行的“记
得住乡愁”。

齐鲁晚报：在现代，如何进
行乡村建设？

邱建生：首先在农村建立合
作社培训基地，让农民干部来学
习合作社经验，发展农村经济，
让农民抱成团，与外部市场竞
争，同时也有利于恢复互助精
神，建立互助型的社会系统。

此外，我们在农村建立社
区大学，将本地的传统文化、知
识包括乡村的曲艺、仪式等特
有的东西留下来。现在我们在
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9个社
区大学。

齐鲁晚报：效果怎样？
邱建生：效果很好。比如在

福建莆田县汀塘村，我们扎根的
工作人员恢复了当地的“十音八
乐”，就是当地村子流传的十种音
乐，八种乐器，这是原先莆田村民
的信仰。工作人员给村民们培训，
村民有七八十人天天学习，现在
都能演奏了。在福建连城县培田
村，我们还做当地的木偶戏，这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文明的
代表，恢复起村民的功能记忆，乡
村文化就可以得到传承。

齐鲁晚报：这些工作人员要
长期扎根在那里吗？

邱建生：我们会在网络上发
帖发出招聘启事招募工作人员，
他们并不是长期留守，当这些活
动在村民之间形成习惯以后，就
可以撤出了，大约两三年左右。

齐鲁晚报：对于乡村建设的
未来，有没有信心？

邱建生：这是肯定的，虽然有
很多困难，但是现在向着好的方
向在走，趋势是好的，也有更多的
人加入我们，一起把爱带回故乡。

邱建生在2012年底发起一场“发现故乡之美”的活动，没
想到，这项活动竟然很快发展成为一项遍及全国的“爱故乡”
运动。许多放不下乡愁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故乡，他们
拍下故乡最美的风景，爱护故乡的一屋一瓦和文化历史，还
组成了多个爱乡会，共同思考乡村的建设。

如何重新发现故乡之美？近日，记者对话“爱故乡”活动
的发起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北京晏阳初平民教
育发展中心总干事邱建生，探讨“爱故乡”背后的故事。

(上接B01版)

身在外地，夜晚躺在床上难
以入眠时，他们最怀念的，除了
家乡的酸菜、黄酒和面食，就是
家乡的这股人情。他们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王坪的人情味道
重新浓郁起来。

老祖宗的东西能继

续传下去

王坪爱乡会成立前一个多月，
济南大学、南昌大学和西安交通大
学城市学院15名大学生和这帮年
轻人联络去王坪支教。两周时间
里，这些大学生为山根村和附近60
多个中小学生辅导功课。

15名大学生住在村民尚未搬
进去的新房里，盖的是王坪年轻人

从自家抱来的被褥。今年，村民将
陆续搬进这些新房，再有外地大学
生来支教，住在哪里将是最现实的
问题。

1月22日，本地和外地大学生
联合举办了村子有史以来的第一
次运动会、联欢晚会和象棋比赛。
一家三口吹气球、三个村庄拔河
争霸，从几岁孩子到七十多岁老
人，都成为积极参与的选手。

两天之后的晚会从下午4点
持续到晚上8点，年轻人们在简
陋搭建的舞台上唱歌跳舞、用本
地方言表演小品。登上舞台的，
还有王坪社身着盛装的羊皮鼓
传承人们，他们是“迎神”活动中
的重要角色。台下聚集了五百多
名观众，除了王坪村民，还有很
多人专程从别处赶来。

村民的热情让王坪的年轻
人备受鼓舞：原来自家村子里的

孩子们，也可以像电视上的城里
人歌唱得好听，舞跳得好看。

有村民告诉张芙花，运动会
和晚会办得真好，自己从来没有
这么开心过。张芙花想把风靡全
国的广场舞引进王坪社，可当她
劝父母出去“扭扭”时，父母回答
干脆：这么大年纪了，多丢人。

“村民缺乏自信，他们总是
觉着自己的家乡处处不如别人。
我们第一次在电脑上把拍摄的
村子照片给村民看时，乡亲们一
脸惊讶：原来自家房子在电视上
这么好看。”瞿克忠认为，村民的
自信对保护家乡至关重要。

越来越多的王坪村民外出
去新疆、内蒙古、浙江等地打工，
他们是城市人眼里的农民工，在
异地生活艰辛，但王坪爱乡会的
年轻人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
至少可以让父辈们在家乡找到

一些快乐和自信。
曾有邻居问过瞿克忠的母

亲：你儿子整天带着大学生们
跑来跑去，能给村子带来什么
好处？

但越来越多的王坪人看到
了这帮年轻人的努力，对一些
事情开始反思：外面什么树木
价格高就挖什么树卖钱是不是
太短视了？外出打工后小孩的
教育怎么办？

78岁的瞿克学曾经觉着，自
己和老伴年纪大了，小调和山歌
并不时髦，年轻人都不感兴趣，
对于这些民俗的传承，他们并不
抱有希望。年轻人的坚持，开始
让他觉着，老祖宗的东西，也许
能继续传下去。

1月27日，王坪的这帮年轻
人领着村里的孩子们，进行了一
次“王坪垃圾清理运动”。缺少垃

圾统一堆放处，村民们经常会乱
扔乱倒。

捡垃圾从下午2点开始，队
伍分了几拨，队员们手里拿着火
钳子和袋子，沿河沿路捡。在捡
垃圾的三个多小时里，大学生和
高中生们不断向身边脸蛋儿冻
得通红的弟弟妹妹们发问：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捡垃圾吗？

虽然资金和场地问题让人
发愁，但王坪爱乡会下一步的计
划是建立王坪图书馆、夜校和补
习班，推动村里民主选举。他们
要的是“真实可以触摸、宽广可
以依靠”的故乡。

王坪爱乡会成员在文化墙前合影。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摄

2月17日，王坪社的李坚林在表演羊皮鼓。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摄

电话：96706056

邮箱：hongbogongzuoshi@163 .com

洪波工作室


	B02-PDF 版面

